27第二十七课 – 耶稣的受死、埋葬、下到阴间和复活
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基要信仰的第27课，耶稣的受死、埋葬、下到阴间和复活。这一课的内容我参考了杨牧谷牧师的《使徒信经新释》一书的内容。
这一课的内容，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，很多内容已经讲过了。其中在耶稣所做的事，其中就有祂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为什么还要再来学习这一课呢？因为这一课是根据使徒信经中的“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，埋葬；降在阴间；第三天从死里复活”。我们今天的这一课，是讲这些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来讲的。
使徒信经提到耶稣“被钉于十字架”，必须与接下来的一段:“受死，埋葬，下到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”合起来讨论，这样才不会出现偏差。因此我们会在这一课一起来看“耶稣的受死、埋葬、下到阴间和复活”。
使徒信经的这句话，记述耶稣基督的两个历程：死亡与复活；死亡与复活可以说是两种神学：一是耶稣羞辱地被钉十字架,死了，葬了，下到阴间，故可称作“十架的神学“；另一是荣耀地被神复活，为了人的称义而胜过死亡，故可称为“荣耀的神学”。传统上，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会，十分重视神为我们的缘故而把祂的儿子交于死地，就是重视“十架的神学“;而东正教则偏重神为我们的义而使祂的儿子复活，是为“荣耀的神学”。
但这种二分法是一种人为的分法，不是本质上的，因为从受死到复活都是发生在同一位耶稣基督身上，又是为着同一的目的而经历这种羞辱与高升，它本身原来就是一个事件。因此，如果没有羞辱，我们不会明白高升的荣耀；同样地，若没有神为祂的儿子平反冤案，我们也不会了解耶稣为我们罪的缘故降卑到什么地步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受难节的哀伤，我们不能体会复活节的喜悦；但没有复活节的黎明，我们也不会识受难节的黑暗。我们一定要将耶稣的“受死，埋葬，下到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”合起来讨论，才能看出整个事件的广度和深度。
我们首先来看
一、耶稣的钉十字架
今天十字架成了基督教的标志、教堂设计的焦点、教廷权贵的胸前圣物，以及为无数信徒爱戴的配饰，这些都会错误地叫人觉得，十字架真是美丽又可爱，几乎叫人以为只有人格高尚如耶稣者的人，才配与十字架扯上关系。可是在耶稣的时代，只有罪大恶极的非罗马公民才可以被钉十字架。
这样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耶稣会被钉在十架上？作为基督徒，怎可能解释这种绝对矛盾的现象，并且使它具有正面的信仰意义呢？
1. 我们试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，就是圣经、历史、与信仰。
（1） 圣经的层面：这是神计划的焦点
第一，新约最早以正面的态度来讨论十字架的，都是就复活的角度来看耶稣的被钉。因此被钉的事实就是出于上帝的。既然是出于上帝，这也是人所不能领会的旨意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，路加记载了一个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与两个门徒的对话。（路24:26-27）“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祂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("had to”）的么？” （路二十四26） , “于是（耶稣）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,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” （27节）我们不禁会问，耶稣所指的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那是指什么话呢？就是旧约中赎罪日代赎祭牲为人的罪被杀，先知为了他的工作而被害，以及最重要的仆人之歌（赛五十三)所预言的；因为一切都是“按着经上所说的”发生及成就。成就什么呢？岂不是“因一次的过犯（指亚当的叛逆），罪人都被定罪；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（耶稣在十架上的顺服) 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” (罗五18) 。
新约圣经指出这一切皆在上帝的计划中，且是记在旧约圣经上了。而耶稣的受死正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焦点，为此，路加说基督的受死,“岂不是应当的么”？
（2） 历史的层面:“法律谋杀”
同时，历史学家也会问，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架上？如果从历史学家的观点出发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本来就是有史可稽的事件。同样有史可查的是，无论怎样解释耶稣在受审时说的话(参约十九7;可十四64,十五2~5），耶稣都绝非罪该致死的，更别说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是历史的事实，是经过法律程序，就是上一次所说的被罗马巡抚本丢彼拉多批准而被处死，这是历史的事实。
这又怎样解释呢？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，这是人类丑恶面孔的呈现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种法律谋杀的事例。
你会问，这怎么可能发生呢？我们看到，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他们熟悉旧约律法，可是他们却高声呼喊：“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祂是该死的，因祂以自己为神的儿子” (约十九7) ,而公会定耶稣死罪的理由，正是因为耶稣的“僭妄” (可十四64) 。不单如此，当时定耶稣死罪的几乎是众口一声，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,以及所有当时的宗教领袖都受不了耶稣的自大，竟敢向他们的传统挑战，亵渎他们的权柄，破坏一切他们看为神圣的，这就是叛逆上帝神圣法律的明证了。这样看来,耶稣被定死罪的原因，就不是法律上的，原因，而是宗教上的理由了，因为如果按照罗马律法，说“僭妄”的话在罗马法律不是死罪，与十架刑罚就更是扯不上任何的关系。
这正是“被钉于十字架上”所揭露的一个历史矛盾，也显出人性的一大黑点：原来人类的宗教有一种那么大的力量，可以叫人的道德力被瘫痪，叫人的理性判断被歪曲，甚至叫人一般的良心完全泯灭，一意孤行地挥舞着“神的旨意“的金牌胡作非为：耶稣之被杀是这个原因，保罗信主前逼迫基督徒是如此，中世纪以至近代史上的逼害异教者是如此，以致今天从爱尔兰到中东的巴以冲突，可以说都是活生生的例子，难怪罗马诗人说：“由宗教引发出来的罪恶是多么可怕啊!”
（3） 信仰的层面：上帝与偶像
第三，由历史牵引出来的信仰问题，就是关乎上帝与偶像的问题。由此可见，由宗教引出来的罪行都具有一个特色，那就是当事者把一个本属神圣的观念，变成一个偶像来膜拜。
就耶稣被钉死的事例来说，就是犹太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把律法变成为偶像了。这样，他们就会律法之上，进一步就会膜拜律法，他们就会把自己看为律法的守护使者，并且不惜牺牲一切来护卫律法的地位。因为他们所设立的这个律法的偶像是不能被挑战的，是不能接受质疑的，因此违犯者一定要被处死。所以尽管彼拉多本于罗马律法说:“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”,犹太人立刻就接着说:“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祂是该死的”。宗教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可怕的恶行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一种价值是可以高于他的偶像，包括他人的生命在内。而基督教二千年的历史，正不断暴露人性在这黑点上的真面目。
当我们从圣经、历史、与信仰三个层面讨论了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接下来看
二、受死,埋葬,降在阴间
（1）受死,埋葬,降在阴间——形状像个"V”字
耶稣“被钉于十字架”的结果，就是“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”，且是一个彻底的、完全的、也是终极的结果；而信经的下一句是“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……”。这样说来，我们是可以把使徒信经分作两个部分来看，形状像个"V”字：从上帝创造世界到基督道成肉身及受苦,是“V”字向下的一划，降在阴间就是这一划的终极尽头;从耶稣的复活到应许再来就是"V”字向上的一划，一直延伸到天父上帝的右边。今天人喜欢用"V”字的手语表胜利(victory) ,但这胜利的实质先是由耶稣基督成就的。从道成肉身，下到阴间到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的右边，是祂在空间成就的胜利，这正是人的希望与将来。
在耶稣的受死上,圣经宣告“旧事已过”（林后五17）；旧事是怎样已过？“你们已经死了”（西三3）；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”（加二20）。因此耶稣的工作是可以被理解成为人一切努力的幻灭。
但上面引用的经文（另参西二14；加六14；罗五8；林前十五3；罗十四2及下，八13），每一句都有不可分割的下半部：
“旧事已过”，为的是“一切都变成新的了”;“你们已经死了”，为的是“你们的生活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”；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”，为的是“基督在我里面活着”。我们只引用上半句就会叫人觉得不自然，正如人犯罪而接受上帝审判会觉得是荒谬一样，因为我们都是习惯性地倚赖上帝的恩典生活，以致对原本是理所当然的逻辑结局日感疏远，甚至是全无认识。
人是习惯性地倚赖上帝的恩典过活了，但人却不认识这恩典。因着人心底的骄傲，我们最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恩典的，更不用说是接受恩典了。由此可见，逃避上帝的意思就是逃避恩典。
逃避恩典的结果如何呢？我们逃避恩典就必然面对上帝的审判，这就是使徒信经所说的阴间。阴间就是神永远抛弃、遗忘的地方。这就是阴间的真面目。换句话说，阴间就是神给逃避祂的人的答案。人不是要逃避神吗？神就满足这些逃避祂的愿望，就给这些人预备一个永远没有神的地方来躲藏，这才是人存在的终极威胁，也是律法给人预备的最后归宿。
但基督的福音之所以是完全的福音，正因为祂的救赎是在这“最后归宿”内成就的，祂是在那里代替我们来接受审判，成就了律法，这就是耶稣“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”的意思。从此以后，人还能走到哪里去躲避上帝呢？“天上是祂的宝座，阴间已为祂的死亡胜过，在恩典与审判之间，人实在没有第三个选择。”
既然如此，我们不禁会问，人在面对终极命运的时候，又是否需要第三个选择呢？我们接下来会探讨一下关于死亡的问题。
（2） 死亡的面目
死亡是生活上的一个现实，是现今生活中一切可能性的终止，它是人类能经历的最后一个过程，也是人至终最恐惧的，因为它是一切的休止符。叫生命显出无奈的也是这个休止符；它叫人感到恐惧与无奈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休止符在什么时候出现。如果去过墓地，我们就会看见有活到80岁甚至100岁的墓碑，但也会看见二十岁和两岁的墓碑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生都是在这死亡的阴影下度过，叫我们不得不承认死亡实在就是生命的构成分子。我们不愿谈论或思想它，是因为死亡完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以外。从生活的角度来看，死亡既非我们能参透或掌握，我们就索性不去想它。因此中国人就会搬出孔子的名言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因此我们就只以名利权势为我们今生的目标：为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我们有时不惜损人以利己，破坏一切关系。结果如何呢？结果是我们或许是拥有了名利权势，却可能失去了使这些拥有的可以兑现的关系。这种关系一旦失去，拥有的就会成为毫无意义，因为无关系就是无意义（unrelatedness is meaninglessness) 。这种失去关系的别名就叫是死亡。就算我们定意要忘记肉身的死亡，这种“活死亡”仍然叫我们感到恐惧与无奈，终究有一天我们还是缠不过它，不能忍受无关系及无意义的生命，我们就会自行了断，一了百了，圣经统称这种生命为“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”的生命。无论我们如何美化这样的了断，无论我们如何高歌“翩然离去”，它都是恐惧与无奈的死亡。
接着问题又来了，难道真的人死就一了百了吗？按自然的条件来说果然是如此，因为死亡把一切围绕着，以及限制着生命的条件都挪去了。因此从这世界的角度看,死亡就是所有关系的止息,一种完全的没有关系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生命却是神所创造的，其本来就是大于自然条件的。死亡尽管是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终止了，它却使人开向一个新的关系——一个向着神的新关系，一个以神为永恒将来的关系，当然这包括着有神的和无神的永恒将来——就这意义而言，死亡就不是灰飞烟灭，更不是翩然离去，而是使今生生命面对永恒真体的行动了。我们一生中诚然没有一个行动是比死亡更坚定，或比它下沉得更深邃——直到阴间的极处。
作为一个人，又为众人代死的耶稣基督，祂并不仅仅像人一样的受死和埋葬，祂还要下到阴间，为的是要胜过阴间的权势，好掀开死亡的面罩，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；换句话说，死亡固然是要临到众人，但是众人却可以透过耶稣的死，在今生就选择一种迈向有神的永恒将来。这样，死亡就不是一种至终的剥夺，而是最后的高升：从可见的进到不可见的，从可腐朽的进到永恒的光中，从阴间的恐惧进入天国的欢喜快乐。
那么降在阴间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（3）降在阴间的意思
“降在阴间”一语，是指“虚无地带”，而不是受刑的地方。是指“死人的居所”。使徒信经采用这句话,原意可能是指基督经历了人在死亡中所要经历的，甚至下到阴间；而这个意思在新约也是有暗示的，就如说约拿怎样在鱼腹中三日三夜,“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” （太十二39及下；另参徒二27及下；罗十7）。
马丁路德把“降到阴间”连接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来解释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意思乃是说“基督不单下到阴问，更是为我们忍受了罪至深重的刑罚：被上帝离弃。”马丁路德的解释，让我们重新回到早期教会的信仰传统去。
我们虽然不尽清楚知道使徒信经说基督下到阴间是作什么？向谁人作，和工作的结果是怎样？但下面几点倒是相当稳妥的：
第一,它是承继着旧约及两约之间对阴间的传统了解,来指出基督救赎工作伸展的范围;这种了解跟中世纪或中国式对阴间的了解都是不一样的。
第二,就信仰的角度和人的存在问题来了解,它对人生前被遗弃的恐惧(生、老、病、死) ,和对死后茫然的恐惧都提出了保证：站在那一端的不是阴间的势力，而是胜过阴间权势的基督。
第三，就是当人处于生老病死的惶惑当中,也不必独自担当,一方面基督昔日是走过这条苦路,今日祂仍会跟我们一起走过；另方面信经下一句指出了已崭露的曙光：第三天从死裹复活；因此生老病死的黑暗是至暂至轻的，并不是永恒的，永恒的是基督的复活。
因此我们来看基督
三、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
这句信经告诉我们，人所不能的，耶稣都给我们成就了。
保罗在林前十五说：“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”（第4节）；它有下面几个特点:首先,它发生的日期是可稽考的，即耶稣被钉死后的第三天；
第二，它的发生是有证据支持的，即许多人看见复活的主,并和祂生活过一段日子,还有空的坟墓;
第三,复活的事件把第一代信徒群体完全改变过来,并且成立教会,向外传教。但明显地,复活事件跟耶稣的钉死和埋葬的事件颇不一样。
这些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。我们从复活的信仰的内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从使徒信经的“V”结构来看，耶稣的复活是指到一个新时代的开始:“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；神已经立祂为主基督了” (徒二36) 。旧一代像翻过去的书，新的一页已然展开：这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等待的弥赛亚的新国度，也是教会时代的开始。因此复活的主被称作“从死里首先复生的” (西一18) ，是“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” (林前十五20) ，意思就是说，以后要复生的跟着就要来，因为新国度已延展开，新纪元及新创造已经来临。基于此，复活的主要门徒到加利利等候新的命令：把这福音传到地极，以致人不再活在旧的世界内。因此，保罗书信的中心信息也是这样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信徒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过来，向着也是为着新国度而活；这是复活信仰主要的信息。
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岂不仍在原来的世界生活，仍然受着旧性情辖制，受着过往种种失败与软弱的恐吓么？不错，门徒在碰上复活主之前，也受着同一挂虑的困扰。但当他们遇上复活的主后，就完全改变了。为什么会改变？因为他们是以复活来看十字架，十字架就不再是一种失败，而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，连同种种羞辱与痛苦都一起被埋在坟墓里；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胜过旧的羞辱与失败的记号。为此,新约圣经看耶稣的死，是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的赎价，以致我们在神面前的法律地位完全被更新过来；从今以后，神只有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，就是透过死而复活的基督，看我们为新造的人，有新的自由及可能性来过一个新的生活。
这样的一种新生活对于基督徒又有何意义呢？这种可能性怎样才变成真实性呢？
我们必须承认，摆脱旧我，体现新我，永远都是生存的挣扎，圣经没有给我们留下魔术似的咒语或捷径，使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一蹴而就，它只是不断以基督复活的事实提醒我们，并给我们保证：战争已胜，棋局已定，恶势力已经被“将军”,它的垂死挣扎并不能改变大势；它不能有更新的计谋，因为神的儿子已经合法地把它摒弃出局。我们若是听见复活节的信息，就不再像没有希望的人，愁眉苦脸地生活，对苦难和邪恶势力过高估计，而对基督赋与我们的新可能过低估计，而是要看基督的得胜为我们的得胜。基督就是引领我们进入胜利的凯旋者,以致我们身处各处逆境或困顿中抬头向前望时，我们是看见黑云尽头的基督,不是撒但或其恶势力。罗得的妻子向后看，她只看见旧的城在焚烧，夕阳已经沉下去；基督邀请我们向前望，我们便看见新的城在前头,新的旭日已经升起来了,这就是耶稣基督“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”对于基督徒的真正意义所在了。

